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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代小说三十回旅生撰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 
4 一月至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绣像小说第十九至五十四号 
小说旨在探索改造中国之路书中三条线索宁孙谋魏 

淡然影射康有为梁启超黎浪夫影射孙中山小说主人公贾 

希仙则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人物以贾希仙开辟仙人岛的成功反 

衬宁魏变法和黎浪夫革命的失败宁魏和贾同是湖北教会 

学校的学生为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三人同赴上海途中 

失散孙谋淡然与瓜洲富商家联姻后应乡试双双中举孙 

谋著新法删经名扬海内他虽羡慕欧美民主政治却抱 

定君主立宪宗旨入都会试高中在京开演说会上时务条陈 

颇有石破天惊之论圣眷甚隆授四品京堂参与军机代拟 

诏旨淡然和一班维新朋友也都得到重用改科举废八股 

裁撤冗官诸新政依次施行事败孙谋淡然逃亡海外书 

中人物批评孙谋用心专注于皇帝替一家做事是私德替 

万姓做事才是公德先生你错了念头第十六回 

黎浪夫组织起义及其失败只用暗笔带过书中对他不无 

微词现在的英雄只会说大话第十七回至于贾希 

仙历尽劫难几度身陷囹圄脱险后泛海飘流到仙人岛发 

现岛中土地膏腴矿产丰富而岛民愚昧迷信宗教希仙遂 

起开发宝岛海外殖民之想后遇美船相救辗转于旧金山 

东京与黎浪夫结为同志本拟回国共图大举但是希仙终与 

浪夫分道扬镳悟道如今时热还要去想兴什么中华岂 

不是背时吗第十七回于是率众重返仙人岛斥逐教主  2 

僧官创立学堂开启民智垦荒开矿兴办工厂采集珠宝 

出海通商将仙人岛建设成一美丽富饶的岛国岛主叫做公仆 

设上下议院岛民皆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这是晚清时代人 

们所构想的资本主义蓝图小说带有浓厚的空想性质流露了 

对现实中国的悲观心理首中尾三个梦相贯串暗示作者 

对中国之命运的思考 

林 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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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说奇梦乡老圆谎 

追官粮奸胥索贿 

话说湖北武昌府兴国州有一村名为愚村村中有个愚 

夫姓贾名守拙世代务农为业薄有田地房产尽够吃用 

活了五十多岁不曾离开乡间一步往常时节跟着一班田夫 

野老在那瓜棚底下说说笑笑倒也不识不知过了半世的快 

活日子有一天这贾守拙睡中觉忽然的哈哈笑醒转来妻 

子吃了一惊问其原故他连称奇怪他妻子道好好的睡 

觉有什么奇怪他道我做了一梦梦到一个所在一 

望是水连天天连水脚下踏了一张树叶飘飘荡荡随着风 

渡了过去看见一座高山便停下了那山脚下却有一片沙滩 

随脚走了几步前面一片土地人家不少那些人的穿着和 

我们不一样一色短衣裳皮靴子头上还带顶有边的草帽见 

了我一齐嘻嘻的笑我也对着他笑不料这笑竟把我的梦笑 

醒妻子听了说他做的是痴梦 

夫妻正在闲谈忽然听得外面打门声响妻子赶忙出去开 

门却走进了一个老先生守拙一看不是别人原来是他亲 

家稽老古这人是个老童生年纪六十多岁精神极好逢考 

必到总只进得头场动不动闹了笑话被贴扣考有一遭去 

应县考报了未冠题纸下来可巧碰着从前做过的书院卷子 

一篇对题文章把他喜的了不得赶忙照本抄誊取了一个扛 

榜大为荣耀有人恭维他称他为初覆公又因他肚皮 

里记得的典故实在多又叫他为杂货铺 

闲言少叙且说贾守拙见稽亲家来到知有正事连忙让 

坐稽老古开言道明天我们村里合祭五圣菩萨大家须得  4 

志志诚诚的多捐几个钱面子好看一点这遭是归我承办 

有簿子在此亲家你光景还好总得捐你四百钱我替你写上 

罢守拙在菩萨面上是极肯花钱的欣然应诺走入房里 

摸索半天串了四百大钱交给稽老古稽老古因为凑钱事忙 

匆匆的别去 

到了次日贾守拙一早起来到五圣庙拈香行礼稽老古 

早在那里料理等到上祭事毕饮福之后稽老古交代几个村 

农收拾器具自己拉了贾守拙走到打稻场边闲话两人席 

地而坐稽老古探下了黄铜厚边眼镜拿起一支三尺长的粗竹 

烟袋装上些旱烟敲着了火哗叭哗叭乱吸起来守拙忽然 

想起前天所做的梦便说我前儿做了个梦正待告诉亲家 

请你圆圆因把那个梦述了一遍稽老古想了一想道这 

梦却合了我那朋友说的一个典故那年我到汉口住在舍亲开 

的一爿洋货店里会着出过洋的一位朋友闲谈起来据他说 

是海里有个仙人岛在云雾中间远远望着有些金银宫殿 



直上云霄有人费了无数钱财要寻此岛及到将船放去却 

又一无所有后来遇着大风波浪掀天几乎把船底翻了过来 

从此便没人再敢前去找寻这个岛听得人家说起只有当初秦 

朝一个皇帝名字叫做什么秦始皇他老坐了天下出榜招贤 

要寻此岛 其时山东有个道土姓徐名福曾在武当山学道三年 

很有些神通这时节辞了师父下山适见此榜便揭了下来 

说是定要面见这秦始皇帝县官听报不敢隐瞒立刻把他请 

进暖阁不消说是大排筵席款待就是食用一切都是这县官 

所办当下封了一只大官船送这道士到京城里秦始皇帝一 

见龙颜大悦立时就封他为逍遥东海神君这道士和皇帝约 

定了三件事头一件是要定造一只大海船船上要盖九九八十  5 

一间高楼楼房又宽又大第二件是要三千个童男童女一齐 

住在船下楼房之中第三件是要支持一年的粮草秦始皇帝一 

一听从择日开船望仙人岛进发谁知一去十年杳无音信 

有人传说海里翻了一只大海船死了无数的人疑心就是他同 

了那三千童男女一齐是死在海里的了 

又过了几年秦朝的老皇帝过世太子登基有天召见 

群臣正待退朝忽然午门外来了个外国使臣赍了无数珍奇 

宝物一道表章呈上御案天子举目一看原来是徐道士做 

了仙人岛的岛长了据说这岛里有种仙草吃了下去能叫人 

长生不老徐道士已经成了仙人这些童男童女互相婚配 

生儿育女做了神仙的部民又有一般可喜的事做仙人的百 

姓一样耕田种地不消纳得租粮亦不见有人犯法吃官司 

拉进衙门受差人的欺负 

正在说得高兴摹然来了两个人一系本村地保是认得 

的一个穿了件青布大衫黑布马褂油光烁烁的面皮蜡黄 

嘴唇带黑满面烟气是个大瘾头的样子这人对着两人斜溜 

了一眼回头向地保道那个是姓贾的守拙一看来头 

不好连忙站起来道在下就是姓贾的不知尊驾要寻舍下 

何人那人道我是州里差下来的只因贾守拙抗欠官粮 

立须提办说罢随手在袖统管里抽出一张火票来守拙 

道那是我的堂房侄儿种了五亩田不赶正经合了一班 

不三不四的朋友吃酒赌钱以至拖欠钱粮晓得不好昨儿 

晚上逃了出去这个不干我事差人道不管你侄儿儿子 

只知是贾守拙的花户须要你完粮这是皇家的国课可是当 

玩的你有话去见官说地保插嘴道贾老拙你放亮 

些早些打点上路罢免得我们受累差人道正是我 

是奉上差遣的今儿天光才有些儿亮即便下来找你直到如  6 

今还没有吃过一餐半顿也该请请我们才是刚才走过你们 

镇上有一座小饭店倒还干净我们就去罢不由分说 

拉了贾守拙便走守拙吓得面无人色只得跟了他走 

倒是稽先生有主意对那差人说道老兄请停一步儿 

我同这位舍亲有句话说那差人道好你们趁早商议 

衙门里的规矩你老是知道的稽先生就同贾守拙走了几步 



低低说道老亲家你为了令侄吃这场官司是没法的了 

但是应该如何安排须要拿定了主意我到你家去报个信儿 

取些钱钞应用守拙道真正该死我因看祖宗分上将 

这五亩地送给这孽种弄到祸事上身说不得将这老命也送给 

他罢你晓得的我两手空空那里有钱使用稽先生劝道 

你快不必如此好歹欠的钱粮有限代他完上就罢了田产 

仍在算起来府上的田是好的至少也值三五十吊一亩将田 

收回并不吃亏只恐怕衙门口零碎打点倒要多费几文常 

言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是能强得过去的事吗守拙 

被他说得心动诚恐当堂挨了板子不好见人叹口气道 

罢了这事全仗老亲家照应你到我家里去对我那老伴儿说 

床底下有个破油纸篓子里面藏着十吊钱是东村王老二惜给 

我买牛的没得法子取些来应用罢话犹未了差人来摧 

道饱人不知饿人饥你两位的话也该说完了守拙没 

法只得对稽先生道你去就来我在镇上周家饭店里等你 

于是三人踱到镇上 

进了饭店的门一看是两间房子右手设着一座灶左手 

靠定板门安放了一张长方板桌儿上面摆了三四个黄泥大瓦 

盆内盛着沙糖拌了三寸长的红烧鲫鱼又有一盆白菜炒肉片 

一盆连汤的黄豆芽都是买剩了一小半的老周是到前村抹牌 

去了三人拣个座儿坐下小二认得地保贾守拙两人走近  7 

前来问吃什么差人点了一样烧豆腐一样炒鸡蛋两盘鱼 

肉四两高粱地保差人共吃了五碗饭贾守拙见吃了名件不 

少约莫着要三百来钱出了一身冷汗白瞪着眼一言不发 

正在着急之际却好稽先生走了来叫小二将酒饭帐算一算 

袖子里捋出四百毛钱付清了帐向差人说道我送舍亲到 

衙门里去我们就走罢差人道且慢我们要商议商议 

近处可有烟馆躺躺再说地保插嘴道怎么没有烟馆 

出了店门望西走去四五个店门便是烟铺熬的上好的烟膏 

差人迷齐着眼道好极好极咱们同去躺躺贾稽 

二人无奈只得随了他同行 

到了门口门上挂的是破布帘子稽先生第一个推门进去 

看看里头是黑洞洞的墙上挂着一盏洋铁皮做的油葫芦已经 

是熏的测黑半明不亮的点在那里细看屋子里一边安了 

三张板床对面是两张一排放着一张半桌上面摆设着天平 

烟缸等件床上垫的是一色破席并摆着两个竹枕那两张铺 

上已有人占住了都是鹑衣百结的躺在那里如半死的一般 

手中擎了一枝烟枪两眼合着那手里的枪几乎要掉下来 

听见有人推门进来陡然吃惊手里的枪望上一提将脚伸了 

一伸一个呵欠把旁边人的瘾都打了上来差人此时涕泪交 

流赶紧躺下叫道先拿二钱烟来那伙计知是生意到了 

随过来将灯挑一挑亮跟手四托烟送到差人地保相对躺下 

稽贾二人坐在旁边空铺上发呆听他们抽的呼呼的声响不多 

一会二钱烟已抽完了又叫伙计添烟口中喷出来满屋的烟 



气吐的又吐了一口浓痰跷起一条腿向贾守拙说道你 

这桩事不要看轻是不是玩的本官说过抚台有文书下来 

说是前番闹教杀了洋人朝廷赔款不少城乡富户摊钱不 

必说还要办理清粮若是有田的人家捏荒抗粮一经查出  8 

定要重重的惩处我问过签稿爷们恐怕打板子枷号不算还 

要罚款呢那是三百五百一千八百论不定的原来这贾守拙 

生性吝啬平日一钱不肯浪用方才见饭帐会了许多已经老 

大不自在兼之年老力作有些受伤此时又气又急又饿听 

了此言一阵心酸眼皮望上一翻昏晕过去了正是 

飞来横祸无从说断送残生只数言 

不知贾守拙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 

第二回 慕官势送子读洋文 

悟平权合群开学社 

却说贾守拙听了差人的话昏晕过去稽先生赶着叫唤了 

半天渐渐醒来那差人反在那里说俏皮话儿道看他不出 

倒会诈死烟铺里的人听得可怜泡了一碗姜汤给他吃下 

歇了半天才能动弹又呷了几口汤居然回过气来能够说 

话了叫苦连天的哀求差人替他想法儿差人道我有什么 

法儿好想这事情关系很大且到衙门里再讲若要平安无事 

除非多花费些求求签稿赖大爷钱漕陆大爷你一面将钱粮 

赶紧补上取了凭据再去见官但是总得一二百吊方能了 

结如今我们的例规是要先付的小意思不多五吊罢了 

稽先生从中好说歹说总算讲妥了两吊五百文地保讨了 

二百文自回家去了 

稽贾二人同了差人到贾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进城 

贾守拙有个表弟在城里开米店姓冯名刚因他做人老实大 

家就送他一个表号叫他冯老实当时三人同到冯老实店 

里商量这事贾守拙拿了些联单地契托冯老实替他抵押了 

几十吊钱好容易会着钱漕门上姓陆的竭力奉承他多花费 

了许多吊才肯答应算是已经完了钱粮了只待见官开释 

幸喜这位州官是两榜出身江苏上元人氏姓胡名礼图八 

股做得极好问案却不大在行每到坐堂须要签稿赖大爷站 

在旁边指点有时案子多些问的不耐烦摇了摇头手拍着 

膝便念起八股来了嘴里自言自语说什么王道不外人情 

又是什么刑期无刑之化惹得衙役们抿着嘴儿要笑不敢  10 

笑这回提了贾守拙上堂问起缘由拍案大怒道你也是 

皇上家的百姓食毛践土为什么辜负皇恩连钱粮都欠起来 

这还了得贾守拙吓得不敢则声差人代禀道他的钱粮 

已经补完的了并未拖欠过年求大老爷念他年老饶他初次 

罢又回头向贾守拙道你这个糊涂东西还不快将串票 

呈上贾守拙慌忙将衣襟解开掏了半天找着串票双手 

送到公案桌上那胡大老爷看了一看搁在一旁道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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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罪名本来不小的本县念你初次饶了你的狗腿以后 

再犯两罪并罚说罢退堂这贾守拙回到家中气愤不过 

侄子又找不着无处发泄将他八岁的小孩子打了几次出气 

那天正在家里打儿子的时候可巧西村教堂里的马夫王老 

三撞进门来看见了一把拉住问其原故贾守拙气得说不 

出话王老三知道他新近吃了官司不耐烦只得将儿子出气 

遂劝道老拙你快不必如此我知道你受了衙门里的气 

说不出但是如今做了没势力的人总要仗着外国人的势力 

我们堂里的神父因为现在中国人不会说外国话特地开了 

一个学堂教人家这个将来懂得之后能够和外国人往来 

不是得了大靠山吗那个还敢欺负你守拙听了这话暗自 

忖道不错的我亲眼见西村朱阿二抢了人家场上晒的麦 

那人要告他为他是吃教的人不敢进状子又前日在班房里 

看见一乘轿子直抬到大堂上官儿立时开了暖阁门迎了出来 

拉了那人的手一同进去我还道是那里来的过路官那知听人 

传说是矿务局里的翻译和我一样的白衣没有功名他是何 

等体面稽亲家说得好笑海外头有什么仙人岛据我看来没 

有什么仙人不仙人现在的外国人就是仙人跟着他读洋文的 

就是仙人的徒弟呢但是我吃教不能人家说吃了教的人 

等到百年之后一双眼睛定要抠了去的这句话虽然是没有  11 

但是乡里人少见多怪一定要这么说的真正可恶若叫儿子 

读洋文却是个正办亏得他提醒了我我如今就打定这个主 

意于是先向王老三打听读洋文是怎样的规矩一个月要花 

钱若干一一问清白了又托他设法他说我是不成的 

你去托朱阿二罢说完扬长去了守拙送了他回来和妻子 

商议定妥作准送这八岁的第二个儿子去读洋文 

原来贾守拙有两个儿子大的十五岁在汉口洋布店里学 

生意定下了稽先生的女儿为妻这个次子八岁向在村馆里 

读大学早出晚归资质倒也下得去当下贾守拙看看这 

孩子读书聪俊心中甚喜次日一早起来去寻朱阿二请 

他吃茶吃酒着实的巴结两人自此结为莫逆之交后来贾守 

拙说起儿子要进学堂的话朱阿二满口应承代为出力不多 

几日有了回信主教答应了但须要这孩子去见见问答些 

话方可收留每年止须出膳费三十千文贾守拙由不得心疼 

这钱也是没法的事挨到正月十五后择日将儿子送入学堂 

这学堂名为强西学堂就是那教堂里安主教捐赀开的请 

了几个中西文教习在内专教中国子弟是日贾守拙送儿子进 

去中文教习问了几句话看他着实应对得来心中欢喜代 

他起个名字叫贾子章表字希仙自此贾子章在强西学堂肄 

业过了几年居然已经一十五岁了洋文读得极熟中文亦 

尚粗通他有两个最知己的同学一个姓宁名有守表字孙谋 

是汉口亨利洋行买办之子一个姓魏名偃群表字淡然他父 

亲在江汉关上充当大写两人俱十七八岁的年纪虽说比贾希 

仙豪富许多却守定平等的宗旨并无瞧他不起的样子一般 



引为同志说也奇怪这些十几岁的人志气极高常恨自己 

为什么在教堂里读书受外国人的教育觉得耻辱已极 

一日正当暑假后开馆之期宁孙谋携了半年的学费走  12 

到学堂可巧与贾魏二人遇着宁孙谋触着心事登时起了念 

头约着二人在左近茶馆里吃茶宁孙谋开言道二位今日 

可是进学堂开学来的身边带有半年学费没有二人答应道 

正是前来开学的身边带有半年学费宁孙谋道我们 

中国人却要受外国人的栽培心实不甘我想我等三人皆是 

为父母逼着不能不来照此年复一年束缚在此何由发达 

况且外国人的主意是养成我们奴隶性质将来为他所用的 

所以只有外国语言一种教我们的一切关系实用的科学都藏 

了起来不肯传授据兄弟的愚见不如离了此地到大地方 

去一走一面想个法儿考人中国人开的学堂才能成就学问 

呢魏淡然道老弟你话虽然说得是但是你不曾晓得中 

国开的学堂实在也进不得我听见人家传说开学堂的尽是 

官场中人派的总办不是翰林就是道台都是八股出身并不 

懂得什么科学戴了红红绿绿的顶子背后头跟了无数若干的 

家人一辆马车进得堂来满面官气还有些没出息的教习司 

事趋前赶后的巴结他的本事不过靠着权势带挈着几个私人 

吃碗现成饭罢了那有心肠说到教育上去那时我们忍又不是 

去又不能岂非进退两难么贾希仙道二兄所说的话 

虽都不错依小弟愚见宁兄奋发的志气倒可试试现在我 

们三人带的半年学费算计起来也有好几十吊莫如搭了轮 

船径往上海听说上海地方极开通的学堂也多外国人 

有学问的来得不少是个长进学问之地我们一面译些西书 

卖钱过活一面打听着那里学堂好考了进去肄业何如再不 

然遇了几个同志只要攒凑起几千银子我们好自己开个学 

堂成就几个志士岂不更好说罢二人一齐拍手称是 

商量着到主教那里托词退学同赴汉口各写一封信安慰家 

中随即上了怡和洋行轮船到了镇江轮船停泊卸货贾希  13 

仙有两礼拜不洗澡了自觉秽浊不过对二人说偏劳在此 

守着行李小弟去走走便来说罢别了二人上岸去了二 

人等他许久不至听得轮船将开是要误事的商议着只得将 

行李什物一总搬了上岸找个客寓住下慢慢寻觅正是 

楼头黄鹤杳无路江上孤鸿忽失群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4 

第三回 寻伴侣巧遇豪商 

谈工艺隐联同志 

却说宁魏二人上了岸寓在佛照楼客栈中寻觅了数日 

不得踪迹一日两人走到银山门外见有一座酒楼一色洋房 

窗棂轩敞十分雅洁漫步上了楼梯拣个座儿两人对面坐 

下酒保来问吃什么两人随意点了几样菜要了两壶花雕 



闲谈饮酒说起找不着贾希仙来大家纳闷宁孙谋道我 

昨儿已写了几张招贴叫栈里伙计拣热闹市口贴上了倘若 

是实在找不着不如径往上海登报招寻料想贾兄身边到上 

海的盘缠是够的不至呆守着此地你道何如魏淡然道 

是宁孙谋正举杯劝饮淡然抬头忽见对面墙上粉笔 

画了数行草字不由立起身来凑近前去细看却是一首七古 

诗曰 

金山焦山两点青江心月堕蚊龙醒 

九州神鳌戴不起天倾地陷成沧溟 

东瞻龙伯岛环丽北来胡马尘毡腥 

一枰枯棋不可着残山剩水支危亭 

长拼烂醉此楼上狂歌怨句诉江灵 

末署醉侠二字魏淡然看过之后不觉手舞足蹈起来忙叫宁 

孙谋过来同看晓得这人抱负不凡着实佩服宁孙谋以为是 

过路的人不甚措意魏淡然却极留心结交豪杰的当下便叫 

酒保过来问道这是那个写下的酒保道这是对江瓜 

洲镇上有名的大富户陈大人写的这陈大人极喜结交朋友碰 

着外路来的客人只要送一张名片进去立时请见留饭留宿 

还有盘缠送给他他家田产极多家私百万近来在镇上开了  15 

一个学堂正要招接读书人哩客官何不去见见他只怕定 

要留住的他每逢过江便到小店吃酒这墙上的字是他昨 

儿上灯时在此写下的不知写的什么客官看过想是懂得的 

说罢去了宁魏重复人座淡然是要去访这姓陈的孙谋一心 

要找访贾希仙不愿耽搁无奈淡然再三浼告只得答应着明 

日早起同去当下酒罢吃了饭会帐回栈一宿无话 

次早两人渡江到了瓜洲上岸访问这姓陈的果然人人 

皆知一路指点着走去原来这陈姓不在街上离江口有五六 

里地名叫做小桃源合族有四五十家自成一村内中最豪 

富的绰号小孟公名剧字契辛祖父在扬州运盐为业是个 

大商家有田三千余顷契辛之弟名范字仰蠡兄弟分居 

一在扬州城中一在瓜洲乡下系其父在日将两所房子分派 

开的契辛喜读书性乐山野故同伊母亲妹子在乡间居住 

专营田产等事仰蠡承受了盐引仍为商家契辛少年时曾 

请了个山东教师练得一身好武艺到了十八岁上方才折节 

读书进了扬州郡学因为朝廷不重科举无心下场捐了个 

道台在家候选自己的庄客雇工不下数千人散居各地 

每月隔了七日便到庄上聚集一处契辛教他习些武艺又着 

实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工钱比别人家加倍真是恩威并用 

人人情愿替他出死力的契辛又自己捐钱开了个蒙学堂局 

面宏敞收了一百多个学生聘请名师在内课读内中各样 

格致化学器具都是向西洋购备来的是日一早到学堂里查察 

功课回来门丁递上宁有守魏偃群的名刺随即吩咐请到西 

花厅叙谈 

再说宁魏二人走进了小桃源村但见一带竹篱茅舍夹 



着些柳树毵毵桑枝簇簇其时正是仲春天气有几个燕子 

在杏花坞里穿来穿去这风景尽够领略向前走了几十步一  16 

转弯间忽见豁然开朗有一道清渠远远淌来岸上细草平 

铺缘茵如靠着草地是碎石砌成的一条街道再望往 

前走看见一所大房子绿树环绕露出粉墙一角门前一片 

石皮场粉墙照壁大门四扇是退光黑漆的二门是泥金漆 

的二门外一边摆着一张又阔又长的青漆板凳有几个青衣小 

帽的人坐在那里二人将怀中名刺取出踱将进去那些人 

一齐站了起来问明来历接了名刺进去半晌只听得里面 

一片声嚷请呀的一声开了中间两扇门进去是敞厅五 

间两旁架着几乘蓝呢轿子再进一重门便是砖砌一条过道 

上面搭着蠡壳天棚两廊是二十间庄客的住房粉牌挂出执事 

名目过道尽处两扇乌门洞开一个大院子白石板地两 

株松树直上参天三层阶上五间大厅鸦雀无声湘帘 

地里面金碧辉煌不及细看廊檐下两边皆有耳门是用细 

磁嵌成的竹菊花式上面做就两个字左是怡情右是养性 

当下跟了庄客走进右手的耳门又是一个院子四围朱栏曲曲 

院子里尽是磁盆种的花草中间一个大金鱼缸廊前挂了两架 

鹦哥学着人说话叫道客来了 

那小孟公已在那里久候看见两人进去连忙迎了出来 

揖罢人座彼此叙了名号各道仰慕之意魏淡然道银山 

门外酒楼上拜读吾兄所题七古一首真是英雄气概名士风 

流令人钦佩不已契辛谦道小弟性质粗豪笔墨一道 

本不擅长那日偶然兴到写了几句不料为二位仁兄谬赏 

当下茶罢契辛命庄客在花园里摆席便请二人到花园里一游 

说罢大家起身走出回廊有一条小径转了几个弯才到园 

门只闻得一股花香扑鼻及至进了门时迎面一座假山挡路 

侧眼看去有个洞门恰容一人行走进了洞门一层层的石 

级走到高处全园景致在目只见山石下是个大大的池塘  17 

里面奇石肞嶒或大如拳或尖如笋颇像海中岛屿样子一 

只小船泊在岸边岸旁排列着桃柳各树园中房子有的在半 

山里有的在平地上有的临水几间目中可看的花草交荣 

树阴浓密耳中可听的松涛震撼好鸟间关 

契辛领着二人下山沿岸一条仄径走去又过了一个岭头 

转瞬之间不见池塘了却是个村庄样子有几十株杏花盛开 

一带茅屋七间极其幽雅宁孙谋心中暗忖道人说扬州盐商 

豪富原来有如此享用可怜平民的利源皆被他们占尽了 

虽然如此这陈君人还不俗又能疏财仗义总算是庸中矫矫 

的倒要与他谈谈经济须臾酒席摆好谦让入席不须细 

表 

酒过数巡宁孙谋开言道敢问我兄有这样资财何不 

将他营运起来在商务里头干些事业契辛道不瞒吾兄 

说小弟祖上本运淮盐为业从前利息极好积攒下来不 

曾些微浪费才有这样局面小弟因想这样运盐的事总是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削众人的利益归并到一家罢了还要巴结官场动不动勒捐 

硬派受气不过所以将这事给舍弟去办小弟只在此间务农 

也想做点生意无如现在的缫丝厂织布局等类成本太重办 

得不好便要折阅是以不敢轻易开设吾兄若有高见还望 

指教孙谋道据小弟看来现在洋货销场极广商家不 

早设法将来是站不住脚的若要设法除非先兴工艺虽然 

讲不到制造只要目前将容易做的事考究起来也好收回几成 

利益即如登州出口的草边好做帽子博山出的料好制玻璃 

北方的葡萄好酿酒南方的甘蔗好熬糖诸如此类一一讲究 

自然占了脚步得些利益吾兄以为何如契辛点头称是 

三人畅谈了会时已过午方才散席 

宁魏告辞过江契辛再三留住数日二人却不过情只  18 

得允了当下差庄客过江将二人行李取来在园中正厅之旁 

三间船室内安榻这船室依山傍水着实轩爽契辛时来谈论 

今古颇不寂寞住了三天那天契辛有事出门宁孙谋急欲 

往上海找贾希仙便与魏淡然商量定了只待契辛回来告辞 

明早成行午饭后整顿行囊已罢淡然道我们来此园中 

尚未各处游过今日何不同去走走孙谋答应着同走沿着 

池塘走去穿出一个石洞便是一道小石桥原来这池塘曲折 

回环被几处假山隔断底下却是水脉贯通的山坳中作成五 

个石桥这是第一桥过了桥时仍复上山峰腰里有座茅亭 

石台石凳摆着一盘围棋子二人素嗜下棋触动所好便坐 

下对着正在用心出神的时候忽听得山前隐隐有呼救命之声 

像是女子的声音二人不胜骇异连忙立起身来下山去找正 

是 

登高未遂英雄志从井重牵儿女情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9 

第四回 缔良缘双集女床鸾 

访故友单愁过江鲫 

却说宁孙谋听得有人呼救之声同魏淡然走下山去寻声 

找到池边只见一个十几岁的女子在那里呼喊走近前去 

问其缘故他说道我的姊姊掉在池里了快去救他出来 

二人赶到池边一看只见池水泛泡果然有个女子掉在里面 

头往上一冒又沉了下去原来这池水是通着大江是极深的 

淡然解衣欲去救他孙谋道且慢待我去救我从前在水 

师学堂里学过一年略知水性贤弟不必冒险说罢卸 

下长衣跳了下去停一会果把女子托着望岸上送来淡然 

帮着用力把二人拖了上岸那女人只有一丝气息孙谋连忙 

将他身子横转背朝上头朝下控在一条板凳上口中吐出 

了许多清水方才转过气来那在岸上的女子走来对二人福 

了两福说了些感激的话扶着他姊姊去了孙谋和淡然回到 

寓室换去了湿衣淡然猜着这两个女子是契辛的妹子只 



不知如何掉在池里孙谋道且休管他我吃了几口水肚 

里很不自在要将息一会随即躺下不表淡然靠在窗前 

看书天色向晚契辛走来淡然起身招呼孙谋肚腹也好了 

爬起来时契辛便向他磕头慌得孙谋还礼不迭契辛又向淡 

然作揖道舍妹深蒙二位救命之恩家慈命弟特来叩谢 

闲谈一会契辛问起孙谋年岁若干孙谋道小弟是甲戌生 

契辛掐指一算道今年才止十九岁真是少年老成未可 

限量又问淡然淡然道小弟比宁兄小一岁契辛又 

问二人定下亲事没有二人答道尚未又说了一会契 

辛入内去了  20 

原来契辛母亲韩氏是通州大名士韩凡民的姊姊他父亲 

就是八股大家刻过文章稿子官拜礼部尚书的韩爱庐先生 

已去世多年了凡民却不喜做八股弄些杂作因此得名他 

姊妹共有两个从小都跟着父亲读过书史总算闺阁中的通品 

姊姊嫁与陈商为妻生下二子二女子即契辛兄弟长女名聂 

字慕隐二女名红字缀线他妹子是扬州城里龚道台的夫人 

外甥名公钊甲午科的举人有三个外甥女时常来往慕隐 

姊妹小时请了个女先生教他读些闺门训女四书等类后来 

年纪大了自己喜看些诗词吟咏上倒还过得去只是刺绣女 

红一概都不理会契辛又教他练些气力所以日以抛球打秋千 

为戏那日昼长无事姊妹二人同到园中去打秋千那秋千架 

子却近池塘边上绳子多时未换有点烂了这慕隐小姐 

用力太猛绳子一脱掉下水去虽然被孙谋救了出来却羞 

得要死老太太闻知来看女儿安慰了一番却好契辛回来 

老太太与他商议细细问了宁魏二人品行学问意欲将女儿 

两个赘他二人为婿特特叫契辛去拜谢他们探问年庚已否 

娶妻 

当下契辛问了宁魏一番回禀堂上老太太甚是喜欢 

就叫契辛去请二人进来相见契辛重复到园里去请宁魏宁 

魏不知遂即跟了契辛进去从花园山径里穿过却不是从前 

进来的路途过了一道柳堤便是上房的侧门只见院子里摆 

着盆景的花草不少出了个月洞门又是个大院子台阶上便 

是正房五间中间挂付泥金八言对子是前朝宰相刘木亭写的 

中间一轴人物绢本旧的款字模糊都认不清楚一边壁上挂 

着王琅的屏字一边是倪云林的山水居中挂一盏保险灯 

地下摆着些古铜薰笼痰盂之类天然几上放着古铜瓶插镜等 

类门上一色西洋的线绒帘子契辛请二人在炕上坐下自己  21 

进房去了半天听得里面咳嗽声音契辛先走出来后面两个 

垂髫的丫鬟扶了老太太出来了二人连忙迎上去拜见老太 

太叫契辛搀住不叫磕头说老身不能还礼二位常礼罢 

宁魏只得作了一个揖道小侄在此打搅多日本应早来 

叩见实因客边衣帽不周未敢造次老太太说不敢当 

二位请坐宁魏谦让一回方坐在对面椅上契辛侍立在 

陈母椅后 



这位老太太把二人瞧了多时又细细问了家世说道 

小女蒙二位搭救着实感激但是大女儿性情固执不特不 

知感激反觉自己出丑羞愧欲死却也难怪其然老身有个两 

全的法子方才小儿说二位尚未聘定妻室老身意欲将两女许 

配二位恰好差肩的年纪相当真是天赐良缘小女虽然丑陋 

却也知书达礼勉强配得过的但不知二位意下何如宁 

魏听了慌忙站了起来说道名门淑女当偶高贤侄辈浪 

迹萍踪不敢辱没令嫒方才池塘边因闻唤救之声事出仓 

猝性命只在呼吸所以不及避嫌把令嫒救出今若联姻 

反被人说小侄是有意搭救的了实在不敢奉命望伯母原谅 

老太太见两人推辞颇有怒意道二位如此说法倒是老身 

冒失了世上只闻男宅求婚老身是倒求过去的若要不允 

叫老身如何下得来场二位也须想想孙谋改口道伯母 

且免动气便依了伯母的命也须回家告知父母再行聘定 

老太太说只要二位答应写封信去通知尊大人便了老身 

欢喜爽快就可择日成婚便命契辛同二位到书房中开了年 

庚叫村中王先生来择日这是天定的姻缘不必看八字的 

说罢立起身来对宁魏道二位恕老身不能久坐可同 

小儿到书房里去谈谈扶了丫鬟便进去了宁魏此时尚 

欲有言不好意思开口只得告辞退出契辛引他二人出了上  22 

房走到西花厅背后的那间书房里晚饭已经摆上三人饭后 

宁魏又说起六礼不备的话契辛道这事全是小弟承值 

二兄不须费心宁魏也没得说了想起二女容貌秀丽态 

度安详却也称心就在契辛书房中写了家信告知父母 

三人愈加亲密谈到三更始各归寝 

次日饭时契辛到园中说日子已择定后天四位新人 

一同合卺就叫庄客去找裁缝量了二人衣裳尺寸连夜赶做 

袍套靴帽是现成的真是富家办事容易不到两天各色都 

已齐全又放一只小火轮到扬州接仰蠡一房及龚家母女来镇 

族人亲友搭船来道喜的也不少陈老太太命将上房左右两所房 

子作为新房将契辛夫妇子女搬人两面后进楼房下去住一 

切收拾安贴到了吉期鼓乐傧相簇拥着两对新人拜了天 

地送人洞房那新人皆系见过面的真是郎才女貌说不尽 

的衾枕绸缀缪镜台偎倚 

自此宁魏就在温柔乡里过了十几天日则和契辛兄弟 

游山玩水唱和诗词夜则都聚在老太太房中谈今说古傍 

翠依红把一心要访贾希仙入学堂的念头早已打断了一半 

到底孙谋做人诚实一日对契辛说起同伴贾希仙失散对他不 

起欲去上海寻访的话契辛道何不早说这事容易不 

必自己去的但不知妹夫到镇江时是那一天搭的是什么轮 

船孙谋道是正月三十搭的怡和洋行轮船契辛又 

问孙谋有无贾希仙的照片孙谋道有是有一张系三人合 

照的便人房将那照片取出契辛叫过一个庄客当面将照 

片上指着贾希仙的面孔给他看了又注明了姓名约莫着镇江 



到上海的日子统通交代了他交与庄客吩咐他到上海托包 

探寻访孙谋又写了书信嘱他寻着希仙同他来此商议行止 

庄客答应去了  23 

这时正是暮春天气园中牡丹盛开宁魏正是新婚燕尔 

各人携了各人夫人到园中赏玩孙谋触动吟兴填了首菩萨 

蛮词嘱三人和韵到得晚上三人和好送给孙谋过目正 

在那里看时丫鬟来请道大老爷二位姑爷去看信二人 

忙到书房却是湖北来的家信命他一时不必回去就在岳母 

家用功秋间去应乡试两信一样说法像是商议着写的又 

说是替他捐了监宁魏看了信倒踌躇起来契辛不解所以 

问其原故孙谋道不瞒吾哥说弟是原籍广东南海县淡 

然是新会两处文风极好监生应考遗才考取却不容易甚 

至有人花费了许多银子买通学台幕友将姓名补上若要凭 

文随你本领再好些也无把握这里头举人进士的抢手多着 

呢我们若照样买嘱心实不甘独做硬汉学台又未必取入 

不是白走了一趟吗契辛道话虽如此说我也听得贵省 

文风甚好遗才难考但是这样考试用银子买关节也太说 

不过去至如考遗才一层贵省相沿为例前年扬州有个樊翰 

林放了贵省的学台说起考遗才来道是每个幕友总得送 

他一两个遗才樊公为人极其清廉尚且如此可见随乡属乡 

不能过执届时二位妹夫只请进场做文章此等安排我去 

设法便了二人听了无言可答只得写了回信安慰父母 

孙谋淡然回到房里与妻子说知并皆欢喜慕隐劝孙 

谋用些预备的工夫孙谋道那八股是不消用功的你却提 

醒了我要做一部书人皆晓得十三经要读的殊不知道经书 

早被秦朝一把火烧尽了其余多半是后人伪造我想出许多证 

据在肚子里尚未写出趁着日长无事要做成这部书免得 

那些迂儒谈三皇说五帝弄得浑身束缚一样事都做不成 

功你想京城那些大老怕不是经书读的烂熟八股做得极好 

及至办起事来没一样在行弄到无法只好请教书吏为他  24 

成案熟些好照例办这照例办三字误尽苍生现在读书人 

中了这三字的病尤深经书照例读八股照例做乡会试照例 

应没有一件要用心的及至侥幸得了功名当了大任万一 

和外国人交涉起来也道是条约照例依贻款照例出地皮照 

例送岂不坑死人吗我做这部书的意思是要先将读书人第 

一个照例的念头打断你道好不好那慕隐是初次听见孙谋 

发此狂议不觉佩服到地自此孙谋便与契辛说明在东花厅 

后面收拾一间书房和淡然在内编书淡然编的书又是一种 

他却将中国古来的法度参考时事发论的二人有了正经功课 

倒觉心安理得那天功课毕后二人同到契辛书房闲谈恰好 

上海去的庄客回来了禀道包探访得照片上的那个人是 

二月初头到上海的不住客栈在城里城隍庙前摆个拆字摊 

子过了十余日便无影踪不知那里去了宁魏听了 

不胜骇怪正是 



君平卖卜虽留迹少伯豪游无定踪 

不知贾希仙究往何方且听下回分解  25 

第五回 阻登舟旗丁伙诈 

挂招牌铁口名扬 

却说宁魏二人听了包探的话不知贾希仙往那里去了 

着实放心不下又无可追寻只得听其自然一心在陈府著书 

静候七月里回广东乡试按下不表 

再说贾希仙自那日上岸洗过了澡正待回船性急了些 

走的快了可巧前面一个人提着画眉笼子走来不合将他笼 

子一碰那画眉在笼子里袿膊袿膊的乱飞一阵那人将贾希仙 

一把揪住喝道你把我的宝贝吓坏了和你不得干休 

希仙连忙陪个不是道在下实因轮船就要开走得匆忙了 

些不该碰了阁下的鸟笼子好在并未碰坏恕罪恕罪说 

罢脱身要走那人索性把鸟笼放在地下抢上前来一把辫 

子扭住大叫道你倒说得自在要想走吗我这只画眉是 

将军衙门里爱大爷送给我的有人要买肯出五十两银子我 

还不愿意卖给他今被你这恶煞一撞把他胆都吓破了回去 

定是死的没得说连鸟连笼子你都拿了去到庄上兑七十 

两雪花银给我便罢不是这样休想开交说罢弯转身子 

伸下一只手提起鸟笼硬交与希仙希仙此时真正无可奈 

何要是动蛮看他的人不值得一推又恐跌坏了他更是 

不了只得一手接了鸟笼道有话好说不用揪住那人 

死命不放定要拉到茶馆里吃茶讲理希仙思量着到了租界 

碰见巡捕便好说法岂知那人向租界上一路走来一直穿到山 

巷一个小茶馆里才把希仙放下跟前围住了一群人内中 

三五个提着鸟笼的一齐是米色布的夹衫黑布长袖棉马褂 

背后拖着根油松大辫子看官你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原来都  26 

是旗营里吃粮的朝廷费了无数钱粮养着他们一无所事骄 

惰惯了不能耕田种地做工作苦那人丁滋生起来口粮不 

够吃用只得在街坊上做些没本钱的营生靠着党羽多势力 

大奈何他不得所以无恶不作的横行 

闲话休题且说贾希仙见那人有了羽党知道这事不得好 

散场将鸟笼在茶台上一放脱下长衣把辫子打了个鬏儿 

摆个小五手架子像是要动手的样式大声道众位在此 

我是过路的人无心碰了他笼子一下并未碰坏大家请看这 

鸟是好好的他要讹诈我七十两银子列位听听可有这个 

道理他若不趁早罢休我同他去见官任凭官断便了要是 

放明白些总算是我的晦气出五角洋钱买碗茶请众位呷呷 

便罢我却急待回轮船去停会轮船一开耽误了我的事我 

是不依的说罢身边摸着拿出五角洋钱在茶桌上一掼 

把长衣夹在臂弯里道列位再会罢大踏步走出茶馆旁 

边闪过来两个人抄上前挡路被希仙用手一推一齐跌倒原 



来贾希仙虽不曾习过拳勇却生来膂力绝人寻常的人没有 

一个是他对手当下脱了身如飞的望租界跑去幸亏方向辨 

得准不曾走错及至到了怡和码头一看只叫得一声苦轮 

船已经开了呆呆的在江边上站了一会无可如何只得缩回 

又不敢离开租界恐怕遇着那班营棍不得干休只在江边上 

踱来踱去偏偏小便急了觑着巡捕不在那里靠着大树解开 

裤子就撒将次撒完背后有人一把辫子拖住回头一看正 

是巡捕没得话说跟了他便走到得巡捕房里罚出三角洋 

钱才得放出希仙受此窘辱又失却同伴进退两难伸手 

摸着袋里的银包只剩得洋钱一圆三角了还有几个铜圆恰 

好够搭个轮船统舱到得上海算计已定傍晚买两个烧饼充 

饿又想着没得行李怕轮船上的人疑他是扒手想了半天  27 

想出个法子拿一角洋钱到洋布店里买了一条包袱将自 

己身上穿的小棉袄脱下包好提在手里身上单着件棉袍子 

去上轮船恰好安庆船到码头希仙跳上去帐房里买票打个 

八折还剩两角多洋钱船上一宿无话 

次日午间船到上海靠在太古码头希仙上得岸来暗 

说道不好我身边只剩两角洋钱住不得客栈万一找不 

着他们何处栖身呢想了一会毫无主见只得上前向人 

问明客栈所在寻访宁魏二人走到洋泾滨挨栈探问那 

知洋泾滨的栈房尽是广东人开的说话难得明白问他某日 

某时有两个怎么样的客人来贵栈居住没有他便答道呒知 

问了几家都是这般说希仙无法看看天色晚了自己东奔 

西走寻觅客栈不知不觉到了四马路只见香车宝马络 

绎不绝希仙无心观看觉得肚子饿极了寻着一个小馆子 

上面一块粉匾三个红字叫做近水台希仙看那排场不 

大踱了进去叫一碗面吃了味儿甚好急奈那面条子寥寥 

可数只有几十条的光景实在吃不饱又添了一碗肚里 

方才有些觉着不饿了会起帐来可巧只要一角小洋钱细看 

包里只剩得小洋一角铜元三个着急的了不得出了店门 

一路思想今宵没处栖身租界上过不得夜不如闯进城里再 

说 

主意已定问明了路径走到小东门却见一排小户人家 

门口都有个搽脂抹粉妖精似的女人站着希仙不该向他们看了 

一眼却被一个妖妖娆娆三十多岁的女人上来一把拉住叫 

声老板进来坐坐不由分说死拖活捉的把他拉到屋里希仙 

往常听得人说上海有花烟间想来莫非即是此地连忙想退 

出去对那女人说道我是有正经事情进城去的身边未带 

洋钱不得罗唣那女人如何肯信硬要叫他住下关了房  28 

门要来替他解钮扣被希仙一手推开拔闩欲出那女人上 

来一把抱住浑身乱搜搜着银包嘻嘻的笑着拿了去了希 

仙正要动手抢他的转来忽有一个穿短打的男人喝道这人 

是那里闯来的就要去叫巡捕希仙人地生疏怕吃了亏 

只得出去恨道我为何遇着的尽是恶魔这番一钱不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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